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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学的田野是了解地方性知识的必经阶段，也是使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合法化的场所。而其实，扎实

的民俗学田野将让研究者享受莫言之与高密的待遇―拥有自己的精神园乡。或许，这才是民俗学者最

为宝贵的。下面为我进入田野的经过，现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　进入田野

　我的田野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我是去那调查石邮傩。很幸运的是我虽不是三溪人，却是市

山人，三溪就市山隔壁乡，因此我谙熟南丰风土人情和俚语方言，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然

而，2011年春节去做调查时我也还是第一次去石邮，甚至也和外乡人一样不知道石邮在哪，不认识去

石邮的路。于是进入田野前我做了一些准备。首先是思想上，我本想带着些理论去进入，跟我老师讨论

后，老师说：“先不要构建理论，生活就是最好的理论，什么理论都在生活的实践中被运用，理解和扬

弃。而且一旦有了一定成见，进入田野后就会有意无意地突出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不一定是重点，即

使是重点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另一方面就会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先不要

带有所谓的理论，带有了理论就是带有了成见，你进入之后用心体会，洗耳恭听，眼光向下，注意观

察，耐心询问就行。也不要幻想一，两次调查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弄通，那是不现实的。你就像一张白纸

放进去，出来之时能染成什么样就什么
（2）
样。”我谨记老师教导，在老师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以后的调

查可谓如鱼得水。

　其次是如何切实进入的问题。因是南丰人，对南丰比较了解，也有些人际关系，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

进入田野的方案。这套方案按我自己的话说是“用了两条腿走路”，即官方和民间这两种途径我都用

了。官方是通过我县政府的同学帮我打了个电话给三溪乡党委 A书
（3）
记，A书记让乡党委副书记 B开车

把我从县城接到石邮，并把我安排在家住石邮村的乡干部 C的弟弟 D家。我是 201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

九日让 B送我去的。在去石邮的路上，B听说我是包坊人，就问我是否认识 E。我惊讶地问他为什么

会问起 E来，他说他们高中时是同班同学。我说：“怎么这么巧啊，E是我妹夫。”之后，我们的关系

很好，在以后的调查中他不时来石邮看我，尽量为我提供便利。一次，他把儿子带来了，这让我有机会

给他儿子压岁钱，不然，因春节做调查较忙，要特意找机会还真有困难。其实，A书记让 B来接我也

是有深意的。B当时包石邮，是石邮片片长，而 C是石邮村包村干部，所以 A书记知道，他们俩能把

我安排得最好。确实，他们把我安排的很好，什么都考虑到了。这是官方途径。

　民间途径就是直接面见大伯。这里还得提到一个人。我考上博士之前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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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部工作了三年。学院工会主席 F是我的老领导，也教思想政治教育，平时因工作关系我们接触

较多，又是南丰人，对我很好，三年来一直对我照顾有加。而他是石邮傩班现任大伯罗会武的儿子！

正因如此，我还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作时 F主席就曾有让我以石邮傩为题材申报省级或国家级课题

的想法。现在我以石邮傩为博士论文也有一点他的意思在里面。于是学校放寒假回家，我从北京回到南

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 F主席。当我说明来意后，F主席非常高兴，鼓励我好好做，有什么困难直接跟

他说，他来帮我解决实际问题。我说我要驻扎到石邮村去体认整个石邮傩的全过程，这期间要他老父亲

多带带我。他说这个没问题，他来跟他父亲说。然后就问我何时去，我说二十九日先去安排住宿，大年

三十住进去。他说大年三十中午他会在石邮老父亲家过
（4）
年，让我也去。我知道南丰习俗，人们总期望家

人在一起团团圆圆，自自在在地在家过年，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宜去打扰人家，于是就婉言谢绝了。

当然，我家因我要去做调查也安排在中午过年。F主席知道我的意思，就说：“那到时来早点，我在石

邮等你，我们一起来和我老爷子坐坐。”我非常高兴，于是三十日到石邮，把行李放下后就到大伯家去

了。大伯见我来也很高兴，特别是作为一位研究者，我是南丰人，既能听懂南丰话，又懂南丰风土人

情，能和他深入谈心。那天下午我们聊得很投机，大伯跟我说了很多关于石邮傩的事。直至快六点了，

F主席还要回县城自己家里过年，这才说不陪我坐，并嘱咐我晚上在大伯家过年才回去的。于是我来石

邮后的第一餐是和大伯一起过年。吃晚饭时大伯还继续跟我讲傩里的规矩什么的，简直就割不断了。后

来实在太晚，我说：“以后我跟着您，您慢慢跟我讲，今天我们就先到这，您明天还得早起，就先休息

吧。”大伯说：“也是，要讲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慢慢来。”于是我拜别大伯和 F主席的母亲回 D家

住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傩班弟子早上在坐殿弟
（5）
子家吃起傩

（6）
饭。这时我才算是把傩班的八个伯都看全了。

为了拉近我和傩班弟子之间的距离，我先向他们介绍了我自己。我说以后他们不要把我当外人，不要用

普通话和我说话，我就市山包坊人。我是用家乡话说的，这让他们顿时对我产生一种本地人的认同感，

也确实让我和他们的距离拉得很近，这让我以后的调查受益匪浅。能达到如此佳境是我始料未及的，这

最主要的还是局内人的身份让我取得如此成效。因我是南丰人，从小在南丰长大，语言，思想甚至情结

都是南丰的。傩班弟子跟我说话不需要思考就可以直接将思想表达出来。而如果要把南丰方言转化成普

通话，不要说他们，就是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做到准确无误的表达。更何况这种转化会阻碍思想的

正常交流，还得想怎么用普通话说出来，他们就懒得理你啦。在这里官方语言遭到绝对性的排斥，带有

亲情感的南丰方言帮了我的大忙。

　当地人的这种局内身份不仅让我超然于语言之上且谙熟本地习俗并具有很多潜在的资源。比如我能把

握住田野的度，能分得清本地人礼仪性的客套等等，就像上文提到的，我知道大年三十该不该去人家过

年。至于说潜在的资源，我进入田野的方案其实已有体现，这里就用五伯彭春根和我的关系来进一步说

明吧。一开始，即正月初一早上，春根和傩班其他弟子（除大伯外）一样，我都不认识，于是我尽量套

关系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确信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能让我们之间相互熟悉起来。而最好的办法是从

同学入手，于是我就说了几个家住耀里一
（7）
带的初中同学的名字。我想虽然傩班弟子未必认识，但我同学

是这一带人，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一些讨论，也许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就能和他们亲近些。果然，傩班弟子

就我同学展开讨论了，说在哪个村住，和谁家是亲戚等等。不过，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春根。春根说：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在市山中学读书的啦。”我说：“是啊，我就市山人，就只认识市山的啦。只是我记

得他们住这一带。”他说：“是的，他们是住这边，不过有几个在外面打工，就在外面成家了。你说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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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学都是我同学。”我惊讶地问：“他们怎么会是你同学呢？你家属三溪，要在三溪中学读书，而我们

在市山中学读，他们怎么会是你同学呢？”他说：“石邮属三溪但塘子窠属市山，我和你一样都是市山

人，所以我也是在市山中学读的书。”我当时就愧疚：虽说是地方上人，但对本地的地方性知识还是了

解不够啊！这时我们才都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是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而当时市山中学一个年级就两个

班，因此，他班上有很多我们村的同学，我班上也有很多耀里大队的同学。他们和春根虽在初中不是一

个班的，但小学就是同学。有了同学的这层关系，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太多了，于是马上熟悉了起来。

　当然，后来我们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我堂妹夫的姐夫。同学关系的确立让我们打开了话匣

子，于是春根说：“哎呀，你还是包坊人啊，我老婆的堂弟也在包坊。”我说：“谁啊，也许我认识。”春

根就说：“他老婆叫 G，他是去了包坊招
（8）
郎。”这一说可把我给乐坏了，这不正是我那还不熟悉的堂妹夫

嘛。说起这还有一段故事：我二叔膝下无子，就三个女儿。当时不是说不想生个儿子，也想，本来生了

两胎就要去结扎，可两胎都是女儿，就没去，躲了几年。那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整天提心吊胆的东躲西

藏，弄得精神疲惫，身体虚弱，躲到一胎后没能顺利生下来，而那胎是个男孩！就又躲，可生下来后却

是女儿。而他自己因是部队里退下来的，觉悟比较高，再加还是一队生产队队长，虽期盼有个儿子，但

已躲几年了，村里干部和群众都在看，就还是让二婶结扎了，所以我二叔是三个女儿。而我这三个堂妹

都很争气，除老大外，都考上了大学，第二个堂妹于武汉大学读了研究生出来现在都工作了，第三个堂

妹正为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系一名在读大学生。可以想象，她们俩是不会再回农村了，因此，我二叔想

把大女儿就留在家里，招个上门女婿来继承家业。也是有缘，刚好在塘子窠有户人家，一连生了五个儿

子，家里田地世
（9）
界有限，想让小儿子到外面去招亲。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就到我二叔家来招郎了。我常

年在外，对家里的事知之甚少，是听说我二叔招了门亲，可他们结婚时我在外地，没能参加。再说我回

家也少，家里亲戚又多，四叔四姑，即使回家也疏于串门，所以就和我那堂妹夫不熟了。虽放假回家后

见过他几次，但当时聊天即使问起过他老家也只是一种客套，没放在心上，更何况当时问没问我现在也

不清楚呢。而塘子窠又是一个小
（10）
堡，我以前根本就没听过。但这时说起他，那就太亲切了。说也巧，就

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正是我那堂妹夫―H打来的。原来他们一大早来我家拜年，听我父母说我

在石邮做调查，就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傩班有个叫春根的是他堂姐夫。而这时我们正说到他。我把电话

给春根，让他和 H说说话，也算新年问个好。春根接完电话后惊讶地说：“原来你真是 G的哥哥啊，嘿

哇不晓几
（11）
好！”以后，在大伯和春根的悉心照顾下，我很快就融入了傩班。

　潜在的资源还表现在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上：H的身份。我们熟悉之后春根知道我要研究石邮傩绕

不开一个人―风水先生，就对我说：“H的爸爸就是吴伯老萢。”这下让我感到很是惊奇，这不太巧

了嘛，像是写小说一样！可事实就是如此。原来，就是为石邮老爷“开光”和“安座”“捡日子”的风

水先生吴伯老家连生五个儿子，H就是他家的小儿子。于是我就跟吴伯老攀上亲了。这真让我很享受

于我的调查了。我家因父辈兄弟姐妹多，且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都比较有出息。我大叔，二叔和我家每

家都是三个孩子，每家都考走两个，只有一个在家继承家业，形成一股良好学风，这让别人比较羡慕，

享有比较高的声誉。这次我来石邮做调查，特别在塘子窠，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我父亲是我爷爷

的长子，我是我父亲的长子。我家世代为农，真正考上大学从我开始，而这在外人看来，我们家的学风

是由我带起来的，无意中我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榜样，因此我的这次到来让吴伯老一家感到非常荣幸。这

让我受宠若惊。有了这层关系，再加春根的极力引荐，当然也是傩班弟子，头人，吴伯老和村民们眷

顾，现在我和调查点人们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们有事没事愿意打打我电话，和我拉拉家常，聊聊



82

天，称兄道弟。虽然我多数时间在北京，但他们（特别是几个玩得好的年轻人）有空了，时不时打个电

话过来，而我在闲下来时也会不时给他们去个电话，就纯聊天，这让我很享受。当然，如果是有什么不

懂或忘了的，直接打电话问就是。

　和调查点的民众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谊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而我调查的事实也说明，要想理解某一

民俗事象的真正内涵应具备以下几点：（一）学者的在地化。这要求学者不但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湛

的专业技能，还应具有当地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挖出当地民俗的真正内涵来。而学者的在

地化跟地方性学者又有区别，地方性学者能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工作，但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很难进行地

方性知识真正内涵的解读。而如果学者不具有调查点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则很可能流于泛泛的一般性归

类和描述，则其解说缺乏深度或沦为仅凭想象的过度阐释，不能得其要旨。这两方面合起来其实都是学

者以民俗事象的一般性代替独特的地方特征，从而不能做到对特定民俗事象的真正解读。最极端也是最

好的方法就是学者深入自己家乡去进行民俗事象的解读。（二）学者的态度。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

一书具有划时代意义，地方性知识大多在民间，民众所具有的当地智慧正是学者所需要请教的。而那些

知识掌握在民众之中，民众愿意把这些知识拿出来分享就是极大的幸运了，所以学者应摆正姿态，谦恭

谨慎，甘当小学生。（三）学者的热情。学者必须对所从事的研究感兴趣，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学者主观

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对某一民俗事象研究所达到的深度，是学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表现。如果学者只因

课题的申请而被动调查和撰写论文，而不是全身心地热爱这一民俗事象，则他得到的材料可能只是半鳞

片甲，而所谓升华就可想而知了。在当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一些所谓专家因课题的申请而去进行所谓

的调查，其“成就”一多就美其名曰“专家”了。其实真正的做法应是学者首先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

项事业，将自己的精神寄托投入其中，深入调查，刻苦专研，这样才是真正的做研究和做学问。莫言要

回到山东高密去，也正因如此。这就是研究者的在地化和学者的精神园乡。学者虽见多识广，知识广

博，钻研精深，但其创作力的源泉是存在于他的精神园乡的。于是，我感到庆幸（当然这是我的私心）

而骄傲。庆幸的是，就我的论文而言，终究还没能有在地化的学者挖掘出石邮傩的真正内涵。骄傲的

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园乡。想到这些，这让我对老爷肃然起敬，原来，冥冥中老爷都已安排好

了。

二　春根的家史

　既然说到五伯春根，就允许我来把他做个大致的介绍吧。上面说了我和他的关系，现在来说说春根的

家史。春根姓彭，他家是在他父亲手上搬到塘子窠来的，以前家住黄陂。黄陂现处 206国道旁边，属市

山镇，在耀里与望天之间，跟望天交界。因那里交通方便，有一次他家还差点搬回去了。他家来塘子窠

是他父亲因家穷，娶不到老婆，就到这边来了招郎。

　他爷爷五个孩子，他父亲最大。他爷爷好赌，什么身家都被他赌输掉了。所以不是说他家在黄陂没有

田地世界，以前是有的，都被他爷爷赌掉了。后来实在没家产，就拿孩子当。听说以前赌博的人输发了

狂都会当人，有当自己儿子给人家为嗣的，有当自己女儿为人家童养媳的，甚至还有当自己老婆的。他

爷爷就属那种输发了狂的人，将自己儿子当了继续赌，结果输掉了，最小的儿子就被人抱走了。当时连

卖到哪去了都不知道，只是后来长大了才认到了。而且因为赌博赌得实在太穷了，养不起，就又把一个

儿子给了街上一户人家，所以家里就只剩他两个姑姑和他父亲了。而且在他父亲还没成家前，他爷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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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了。他奶奶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家里就更是一贫如洗。该到他父亲娶亲了，可家穷，没人嫁，想来

想去没办法，就到塘子窠来招亲了。

　他家虽穷，但在黄陂还有一栋老房子，只是后来没去那边就被别人给分了。他家在他父亲手上是五个

小孩（后来走掉了一个），七口人吃饭。本来说好这边（塘子窠）三个―三个大孩子，那边（黄陂）

三个―他父母带着两个小的去那边。搬都差点搬过去了，但那时队里不同意，说要么就都在这边，要

么就都去那边，后来考虑再三，还是没搬。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一系列运动，后来劈
（12）
队单

干，能分的都分，他家的老房子就也因没人在那边而被别人分了。

　春根的父亲 I，73岁，今年暑假期间过世了。他母亲 J，也前两年过世了。春根父亲来这边招亲时就

写好“头男长子要归吴家”，所以他哥哥姓吴，而春根是小儿子，就姓彭了。在四姊妹中他哥哥最大，

他哥哥以前也是种田，平时再做点手
（13）
艺补贴家用，现在在南丰街上开了个卖农药的门市部。那个门市部

是他从人家那里买了个农业执业证―只有持有农业执业证的人才具有开农药和化肥店的资格，于是就

在南丰街上开了那个门市部。他嫂子是三溪人，很勤快，也很和善，人很好。她娘家有一个哥哥，三个

弟弟，一个妹妹共六姊妹。小时候家里因负担重也很穷，而且在山兜
（14）
里，所以嫁到下面

（15）
来她感到很幸

福。春根有侄子侄女各一个，侄子考上一铁路学校，去年刚从学校毕业，工作找在江苏那边的铁路上。

他侄女为南昌中医学院一在读大学生。春根的姐姐嫁唐坊，姐姐和姐夫都在家务农。春根的妹妹嫁石

邮，为生计，他妹夫常年在外做生意，很少回家，一般就春节回来过年，过了年就又出去了。

　春根 1974年生人，妻子 K是 H的堂姐，1976年生人。K是还在婴儿时就从石谦捡来的。捡来的原

因是 H大伯家已有三个儿子，想要个女儿，在怀第四胎时就先捡了个女儿来做引导，这样，她就由石

谦人变成塘子窠人了。春根夫妇生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非常幸福美满，儿子 L，15岁，南丰二中学

初中。L读小学时成绩还好，现在成绩下降了，春根虽着急，但感觉自己帮不上忙，所以说考不上大学

就让他去技术学院学技术，我不同意他这种培养子女的方式，叫他还是多关注一下儿子的学习，虽在学

习上帮不到什么，但不要放松了对儿子各方面的关心。女儿M，6岁，在耀里中心幼儿园学中班，很可

爱。

三　春根的收入

　春根 1998年成的家。成家后从他父亲那分到几十棵桔树，几亩田地和一些山场。现在田地都种桔树

了，山上也开了很多荒，加起来共有六，七百棵桔树。南丰号称“桔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南

丰蜜桔好卖，为此县政府曾于九十年代初大肆鼓励农民改农田水稻为桔树栽培以增加收入。当然这里还

有一个原因是 1992年南丰遭受百年不遇的冰灾，桔树大多冻死，县政府积极鼓励农民攻克时艰，以政

策倾斜等多种方式引导农民恢复信心。三，五年后，收效甚佳，一时全县良田争相改栽桔树，农民种桔

树积极性空前高涨。良田改栽完了，农民热情未减，逐渐兴起一股开荒热潮，即到自家从生产队里分到

的山上开荒种桔树。这股开荒热潮一直持续多年，直至现在仍有余波，于是出现漫山遍野都是桔树的局

面，南丰成为名符其实的“桔都”。所以，曾经的粮仓发展到现在几乎无人种水稻了，有也在较边远的

一些乡镇还能零星看见一些。春根家也一样，现在家里已多年不种水稻。只留有一口田租给了人家，一

年收几百块的租钱。而人家租去也不种水稻，而是租来养鱼赚钱。

　春根平时做水果生意。这是他在成家后，自己有点桔子，就和村里几个人商量着自己拉出去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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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卖得还好，就试着小规模地做这个生意，后来慢慢就上路了。现在他们的生意线拉得很长，按春根的

话说是南来北往，有在哈尔滨的，有在乌鲁木齐的，有在大同的等等，基本上是听到哪价钱好就往哪里

拉。当然，也有他们一定的据点，这就是在那边卖的比较好，信誉比较高，在当地也有一定稳定客户，

就和当地人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买卖关系了。他们做水果生意不只限于南丰蜜桔，会去全国各地采购水

果，一年四季有什么就做什么。当然，采购南丰桔子如果是在上，下三堡，那他有“跳傩的”这个身

份，人们对他就亲切了。而其实他和周围各村村民本身就拈亲带故，都很熟，这成了他的一大优势，在

同等条件下肯定是他优先。人们甚至会开玩笑地说桔子卖了给石邮老爷，会保佑他们来年家业更加兴荣

什么的，他就也会附和。这样其乐融融的互利买卖关系实属难得。算到现在春根做生意已十多年了，一

般每年赚五，六万，再加上家里的收入，一般每年家庭收入在十万左右。对农村而言，每年这样的收入

还算可以，所以春根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除了做做生意，不时到桔树地里干干活之外就没事

了，闲暇时间他喜欢打打麻将。当然，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如去年疯传四川广元桔子里生虫子的报道就

对他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开始桔子挺好卖的，报道一出来，桔子价格大跌，而当时他手上收购有

十多万桔子，让他感到很吃力。但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比较平稳。

四　春根进傩班

　春根是 1994年进的场。早两年（1992年）毛・大伯过世，傩班需进弟子。当年石邮收了润印（现任

六伯）和他哥哥两个人，但他哥哥没学会，而润印那时才 15岁，实在太小，在让润印顶了一年后，头

人感觉还是不行，又出于对现任二伯金孙的考虑，就问他塘子窠有没有合适的青年，如果有就介绍进

来，也好陪他一起走走路。金孙自己也感觉年纪慢慢大了，是想找个人陪他一起走，好有个照应，于是

就去塘子窠问有没有愿意来跳傩的。这时春根初中已毕业，没考上高中也没去复读，赋闲在家，于是他

父母表示想让他去。他们家就上下屋，金孙从小看春根长大，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来。他当时在家也没事

干，横竖都是闲着，感觉跳傩也挺好玩，就答应了。但开始时他对老爷的感情不是很强烈，只是觉得跳

傩好玩。那时我们在学校接受的都是无神论，可以想见，年轻人一般都不信一些神神鬼鬼的，春根当然

也不例外。

　进傩班之前需先学跳傩，师傅就是金孙，所以春根得到了金孙的真传，金孙最擅长的《澄
（16）
赤》和《凳

子》他都学会了。这两脚
（17）
傩现在傩班除大伯，二伯和春根外其他弟子不会跳。而大伯和二伯现在都年纪

大了，所以就他专职跳这两脚傩，当然其他傩他也能跳。本来学跳傩要去石邮，在大伯和头人的督导下

教和学的，而且金孙当时还只是四伯，轮不到他教傩（只有大伯和二伯有资格教傩）。但金孙为人忠厚

诚实，大家对他都放心，加之刚好要培养跳《澄赤》和《凳子》的弟子，于是就让金孙在自己家里教春

根了。这也省去了很多麻烦事，如每天来往于石邮，石邮头人派人到场对傩班教傩的监督，大伯的到场

及吃饭问题等等。学会后 1994年春节跳了一年，头人见跳得还好，就对大伯说可以，于是在那年安座

后就办了一场头师
（18）
酒正式入了场。因他家不在石邮，去他家办头师酒很不方便，商量后决定就在时任大

伯罗会友（文兹大伯）家办了。于是春根买来好酒好菜，在文兹大伯家办了头师酒。当时一起会餐的人

有几个主事的头人（头人中的头人），傩班所有弟子，春根父亲和他自己。大家济济一堂，开饭前先烧

壶开水筛给各位头人和傩班弟子吃，再将提前买来的瓜果放在桌上，让大家边吃瓜果边告诉春根傩班规

矩，席间也如此。当然傩班规矩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没说到的就叫他以后自己慢慢拾了。这样，春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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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的生活世界之我的田野

正式进了傩班，那年他刚好 20岁。

五　傩规

　春根说，开始跳时感觉很累，没进傩班前还感觉跳傩好玩，进了才知道很难。刚开始那几年的前七，

八天会跳得摸摸倒要
（19）
坐，两只脚都是酸痛的，连解大便都不敢蹲下。那时他想，正月里人家都在玩，而

自己却被圈在傩班里玩又没玩，钱又赚不了几个，还累得要命，就想懒得
（20）
你。虽然嘴里没说，但当时心

里确实那样想过。跳了七，八天后两脚才慢慢好些，就坚持了下来。后来平时还能被邀请到这里那里去

跳傩，可以到大城市里看看，慢慢就打消了退出傩班的念头，现在习惯了，就年年的年年去跳就是。

　当然，开始跳那几年有时会出错，比如不小心拿错了圣像，跳错了动作，甚至有时碰“发”了人家的

东
（21）
西等。不过拿错圣像他能马上反应过来，跳错动作也自己心里知道，至于碰“发”人家的东西他没有

过，所以他还算好，这么久就这样如履破冰地走过来了。而四伯聂毛富却有一次在柏苍一户人家跳《双

伯郎》时用兵器碰倒了人家神桌上的蜡烛，于是在跳完那户人家的傩后赶紧到买了挂爆竹在他家门口

放。跳傩本身就是为人家祈求一年的平安和吉利，人们都带有一定期盼吉庆的巫术心里来接老爷，这样

做了一下法
（22）
术，就不至于让户主心里有个刺。不然，人家这年一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有可能想起这件

事。所以傩班弟子，特别是刚进班的弟子真的会感觉规矩很多，说话都唯恐说错，就更不用说做事了。

　就拿说话来说，傩班弟子说话总是忍忍缩
（23）
缩，说一半留一半，感觉比较严肃，想说又不敢说，带

怕
（24）
惧，特别是刚进班的弟子总要看大伯或前面几位伯的口吻和脸色说话。这种想说又不敢说，欲说又止

的说话方式是由傩班弟子的身份决定的。一方面，他们需谨慎，本身傩班规矩就很多，都是禁忌，他们

又是老爷的代表，是去为人们祈福，就只能说好话了。第二，傩班弟子“带上面具就是神，摘下面具就

是人”的身份让人们对他们带有很大的期盼心理，而且人们总喜欢在喜庆的春节打破边界的想象，希望

傩班弟子真正具有无边的法力来保佑他们，于是人人都说吉利话和高话，就把后面的“摘下面具就是

人”这句话给忽略掉了。而石邮傩是哑傩，戴上面具不能说话，要说话只能在摘下面具后才能说，而摘

下面具又成为人。这就让傩班弟子两难了，说到好的，可以多说，说到不好的，就说好也不是，说不好

也不是，而只能“嗯嗯”，“啊啊”地一带而过了。第三，历代以来，傩班弟子都是依附于石邮吴姓，是

石邮吴姓的“家人”，“家人”就是下人的意思，身份低微，受着吴姓头人严格的管制。对傩班弟子而

言，跳傩又是去给主人拜年和祈福，这就要受到很大约束了，所以不敢乱说话。这几种身份的叠加使得

即使是大伯，在一定情况下也只是“嗯”，“啊”，“是哦”等用这样一些话来应对了。因此傩班弟子的这

种说话方式是由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不过现在好一些，时代也变了，头人要求也没那么严格。就

像春根说的，他以前确实不怎么敢说话，现在敢说一些了。他说，一是傩班规矩已都熟悉，不去犯那些

规矩就行；二是也已经到五伯了，这个位置已有一定的说话权利；三是现在头人要求得没那么严格。因

认识水平的原因，他归的这三个原因虽没说到傩班弟子“人”，“神”之间互换的深层原因，但对傩班规

矩和禁忌的认识及头人制管理的放松却是正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圈外人要听懂他们的说话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为此，我曾和春根开玩笑地说：“你们说话我要站在枫树稍上去听。”

　至于说傩事的规矩，那就傩班里随处可见了。傩事没犯规就没事，一旦出错就是犯禁了。今年的跳

傩，傩班弟子就有出错，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一）挂错圣像。圣像是大年三十早上挂起来的，八伯金泉在挂圣像时将钟馗和雷公两圣像的顺序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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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对调。因太熟了，成为盲点，大家都没注意到。大年三十就有人会来给老爷拜年和还愿，等人们前

来拜年时发现钟馗和雷公圣像调了个，马上叫傩班弟子来，把他们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他们跳了这一

世傩竟然连圣像都还会挂错！而傩班弟子知道是自己大意了，谁都不敢顶嘴，只很尴尬地赶紧将两个圣

像的位置换了回来。

　（二）没转鼓参神和走错路。初一，因三伯贤仔隔了一年没跳，有些生疏了，在村中沿老路去各庙参

神时出了两处错：一是在从福主殿后面的桔树出来，跨上饶三公路时要在公路北边转鼓参拜骑骡太子

殿，三伯没转鼓也没参拜。后来大伯就说：“头人还要跟着你来走啊？人家只要听你的鼓响就晓得了。”

意思是说他那一下没转鼓，头人即使在家里都能听出傩班弟子没参拜骑骡太子殿。二是参拜了师善堂后

三伯往原路返回，被大伯及时制止，才绕着师善堂往东边走上马路，再去 岳山参拜老傩庙。那时，大

伯的脸色很难看，眼睛直瞪着贤仔说：“现在你是连怎样走路都不会哦！”原来老路是参拜完师善堂之

后绕着师善堂往东边有路走上来，而现在师善堂那破败不堪，那条小路平时没人走，都几乎不成路了，

所以贤仔忽略了这一下。

　（三）跳完傩没及时转鼓。初二，贤仔在一个厅堂打鼓，《双伯郎》的傩已跳完，一郎和二郎都出了大

门，他还闭着眼睛在那打跳《双伯郎》的鼓。那时大伯和我们坐在一起吃果子，听到鼓声，一下子很紧

张，因为他已看见一郎和二郎都已经出场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却还在打《双伯郎》的鼓点。他马上就要转

身去厅堂，这时鼓转了，转成承接下一节目的鼓点。看到这情景，傩班弟子们就说开了，说贤仔肯定是

在边打鼓边想什么事，想得分了神。金泉说跳傩时是不能想事，一想就会乱了手脚。他就在刚才一个厅

堂跳《酒壶仔》时一下子想到要去丈母娘家接老婆而跳乱了手脚。毛富马上接他的话说：“弄得我一下

子不知道怎么办，赶紧把左脚踏上去。”因他们是跳《酒壶仔》里面的上，下手，得配合着来。七伯水

根边嗑瓜子边说：“在前面一个厅堂，不知怎地，一下子想到事，差点摊（压的意思）了五只角。”我知

道他是说他在跳《雷公》摊四角时差点出错了。

　（四）碰倒了蜡烛。还是在初二，水根在一个厅堂跳《双伯郎》，从桌边拿一郎的戟时因有小孩在，小

孩向后退了一步，不小心碰到桌子，一支蜡烛因粘得不牢固，倒了！这是很忌讳的，当时大伯没说什

么，到跳完那家又跳了两个厅堂后，大伯乘水根一个人在吃果子的空当对他说：“以后自己要注意嘞，

我们这是做好事，人家今年一年好就好，不好就会想起这件事了。”

　像以上这样小小的出错不是每次都能够预防得了的，所以这就要求傩班弟子每天都得很小心谨慎。而

以前无论在哪跳傩都要很认真，摘不得一下手脚，更不能出错，哪里做得不到位，脾气不好的头人都甚

至会用烟斗或手蹬傩班弟子的藜
（25）
藜。即使现在，在东位花寝，西位祠，东位祠，新屋里（吴连府）和傩

神殿屋背（清代私塾）等几个老厅堂跳傩时傩班弟子都还是不敢大意，那些远远地坐着的老娃
（26）
人不用

看，只用耳朵听鼓点就知道傩跳得怎么样。

　总之，傩事规矩很多，杂糅了各种思想和民间禁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浓缩，来不得半点马虎。

六　头人与傩班的纠葛

　正如春根所说，现在傩班弟子比较吃
（27）
香，有很多机会被人请去各地见世面。随人们对石邮傩文化的认

识，特别先有 1992年江西省文化厅将南丰命名为江西“傩舞之乡”，又有 2006年南丰跳傩列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有 2007年原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考察石邮傩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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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邮村题辞“中华傩文化第一村”等，使石邮傩舞名震宇内，傩班被邀请去表演的机会很多。于是时

不时就能见到傩班弟子在各大，中城市演出的身影和游客到石邮来看傩班表演的情形。具不完全统计，

石邮傩班到过演出的国内城市有桂林（1992年），北京（1998年），济南（2001年），上海（2001年），

南昌（2005年，2007年，2008年两次，2009年），甘肃永靖（2007年）和厦门（2009年）等。我做过

初略的统计，近几年来，傩班弟子每年平时都要在本村或到各地去表演 20场左右，而邀请者来至全国

各地，可见他们出去见世面的机会确实不少。除在全国各地演出外石邮傩班还两次应邀出访日本（1998

年和 2001年），一次应邀出访法国（2008年）和一次应邀出访韩国（2010年）进行表演。这给傩班弟

子以很大的满足感和吸引力，也使人们对傩班弟子刮目相看，傩班弟子地位空前提高。傩班地位的提高

让他们自己有时也骄傲了起来，就对傩班规矩有所撼动了，有时甚至挑衅管理傩班的头人制。前任大伯

罗会友就说他们傩班弟子就是老爷。这引起了石邮村民特别是头人的强烈不满，在一段时期，头人和傩

班之间矛盾很大，势成水火。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当时村民和头人妒忌别人的眼前利益有关。当

时傩班弟子日渐吃香并赚有较为可观的工钱收入，羡慕地看着曾经是自己“家人”的他们的辉煌，作为

主人的吴氏子弟特别是头人和一些愣头青的年轻人心里就不是滋味了。而且自家的老爷成了为别人赚钱

的工具本身就让吴氏子弟感到不仅吃亏而且即亵渎了祖先又撼动了地方保护神。于是吴氏子弟在堂而皇

之之借口所掩盖的短浅利益下，傩班弟子在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且也打着将石邮傩发扬光大的大旗下，双

方明里暗里对峙了十多年。

　这里有一个事件是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的有力证明：2001年县里与北京一公司签订合同，邀请石邮傩

班去北京做为期半年的商务表演，并于此期间出国去一次日本。傩班弟子非常想去，而头人坚决不让，

双方协商未果。傩班弟子就想不管头人同不同意，把圣像拿了去就是。头人得知消息后于傩班弟子去拿

圣像的那天先到了傩神
（28）
庙，并把庙门从里面反锁了。等傩班弟子到庙里来取圣像时进不去，拿不到。双

方在傩神庙门前争执很久，甚至县里干部来为傩班弟子说情也无效。于是傩班弟子也很不客气，在县政

府的支持下，让人在南丰重刻了一套面具上北京和去日本了。

　随时代的变革，特别是随经济，人身等依附关系的瓦解，头人制对傩班的严格管制正一点点失去效

力。虽然 1957年石邮傩班就因上京表演而闻名，但傩班地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让石邮的头人制度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为此，

曾出现过傩班和石邮头人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到近两年在
（29）

N手上才有所缓和。或许，头人

和傩班弟子之间的纠葛只有双方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共同努力，以弘扬

老爷的恩情才能更好地解决。

七　头人制的前世

　以前殿上也有田，是从东，西两祠堂分出来的。炮会也如此，里围是里围的炮，外围是围的炮，只起

马和下马全部的炮才都拿到傩神殿去。搜厅堂时搜里围的厅堂就里围放炮，搜外围的厅堂就外围放炮。

1949年前的炮会有两口差不多四至五担的谷田，里围一口，外围一口，租给别人种，也不收租，租种

人就负责硝的费用，用硝抵租。O
（30）
如是说。所以在石邮是先有祠堂再有殿，说“是傩神殿上的头人”

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为：头人是说祠堂上的头人，由东，西两位祠堂上的头人或轮流或

选出几个来管理本族家产的傩神殿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就叫头人制。其中，外围以前是头人轮流着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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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务，里围因缺少文字材料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是选出之后的长子世袭制，因以前里围的

头人是长子世袭的。所以傩神殿是没有头人的，头人只有东，西两位祠堂上有。在两祠堂头人的基础上

再东位和西位进行六房开，组成最初的东位六头人，西位六头人，共十二个头人共同管理傩神庙并形成

制度的头人制。之后头人制进行了两次扩编，一次是将东，西两位头人扩大到外围十二头人，里围十二

头人，共二十四头人共同管理的头人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恢复傩事后，1985年傩神庙批了
（32）
水重建时

九个村干部的加入（后一干部不愿多给钱而退出），从而形成现在的三十二头人制。所以“现在傩神殿

上有点油水就说什么殿上的
（33）
头”是不对的，说头人首先必须说是东，西两祠堂的头人。因东，西两位祠

堂“公
（34）
”多，而“大公”又可分出很多“小公”，如有人做出一定成绩，头人商议帮他家加一股“头”

也是可以的，如 P家的“头”就是这样来的。重建傩神庙时 P在吉安做生意，也在吉安成了家，听说

家乡傩神庙批了水，现在正重建，就以个人名义为庙里捐钱赠物，为庙了做了很多好事，后来头人商议

为他家加了一股“头”。因他家在吉安，这股“头”就由他在村里的侄子一直帮他顶着。因此，头人的

数量虽在一定历史时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却是可以变动的。

　而对于头人制起于何时，村民都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其源头已无从说起，但查《吴氏重修族谱・山场

田租》可以看到在乾隆二十六年就已存在二十四头人这一说法。《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

中概述得较为简
（35）
单，现将其内容附录于文后（见附录）。另据《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

第十七条：“祠上办事首士，向来按照各房一年轮派，次年更换，贤者愚者无所区别，皆得为祠上首

士，非皆熟习，不免素餐之诮……兹特合族公议，各房首士仍照旧规，一年轮派，次年更换外，公立管

祠总理四人，未公举者不得管，既公举者不得推诿，以其熟谙祠
（36）
事。”可见此时外围除祠上首士外，具

体主管哪一方面事务的头人正式以“合族公议”的形式产生，即“管祠总理”，而且那时的“管祠总理”

为四人。当然，这里的“管祠总理”不是管理傩神庙而是对外围祠堂的管理。这是东位即外围的情况，

西位即里围的情况因缺少材料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借此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及其时

间问题。有了这个例子，其他方面的“管某某总理”也能相似地产生，其中包括“管傩神庙总理”的产

生。所以“管傩神庙总理”是在“祠上首士”的基础上产生的，即“先有祠堂再有庙”。至于“管傩神

庙总理”产生的时间问题，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比这次的“管祠总理”早。这里原因有二：（一）这是一

次特意合族公议的大事，就说明很可能是首开先河的创举，以前没有类似的组织，因此可推想那时还没

有“管傩神庙总理”。（二）石邮村村民对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记忆似乎很清晰，几乎能明确地说出三次

头人组建的情况，这说明甚至最早的组建都可能只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因为村民的记忆是按时间顺序

来的，距离自己越近的历史说得越清楚，远一点就记忆模糊了，越远流传越模糊，甚至就不知道，除非

是值得合族共同记忆的重要事件。而相对于村中所有“管某某总理”的产生而言，如果“管傩神庙总

理”的产生不是开拓性的首创，因已有类似的制度，如“管祠总理”，那么“管傩神庙总理”的产生因

其重复性能引起村民记忆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但村民对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似乎记忆清新，这就从相反

的方向证明了傩神庙的头人制产生于较晚的时间。

八　享受田野

　还是回到田野上来。清明节的那次调查，我的一个任务就是体验他们平时的生活。为此，我留出了半

个月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于是，我有时和春根一起去施肥；有时和润印一起去刨
（37）
草；有时去看贤仔为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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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打除草剂的药水；有时陪大伯去剪桔树的干枝；有时坐在 Q
（38）
的车上一起去帮人家装沙子；有时看承

包了接水灌溉工
（39）
程的那些民工用大板车运送管道去山上。这期间，我还到看润印用打田机耙藕田；有一

次金泉的车晚上在广昌装货，我让他带我去感受了他开车的辛苦。4月 12日，傩班被邀请去金溪跳

傩，我当做傩班的一员和他们一同去了。这期间我意识到，我这才算是真正走入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

融在了一起。以至于返校时 Q问我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我说开光的时候。他说：“要那么久啊。你暑假

不回来啊？”我打算暑假在学校整理资料，一开始没感觉到时间很长，而老爷开光还是农历十二月的

事，他那么一说确实让我感觉真的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没说出我那时一闪而过的想法，但我

能感受到他们都是这个意思。那段时间我没做什么，就他们去干什么我陪着，所以我笑称自己是“三

陪”。那时我们之间感情的增进自不用说，我甚至感觉出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时间。春根也这

样跟我说：“你跟我们带来了老多乐趣哦。你说要谢谢我们，我们这些人却要感谢你哦。”有这份情在，

我心里时常暖暖的。这么久没回去，他们有时闲下来就想起了我，在想起我时就会给我来个电话，而我

也一样。

　南丰人喜欢打麻将，农闲时都享受着打麻将的消遣方式。当然打得也不大，一块，两块，五块，十块

都有。而对老百姓来说打十块就很大了，平时一般不打这么大，但春节是个例外，特别年轻人，越大越

好。所以年轻人在春节期间一般都打十块，还作豪
（40）
兴地要买几只

（41）
码。傩班年轻弟子也喜欢玩，一有空就

坐到一起去了。春节虽忙于跳傩，白天没时间，但晚上还是要去凑凑热闹的。一般是在白子树蔸
（42）
下那几

个店里，玩到十二点左右就回去睡觉。石邮的麻将机很多，总共加起来有 20部左右，分散在村中各

处，村民打牌娱乐挺方便的。而如果上了街想打牌，他们一般在新汽车站一带，因那有几个石邮上，下

三堡人开的麻将馆，都是熟人，所以就在他们的麻将馆里玩了。我 4月份做调查时住润印家，和 N的

店隔得比较近，平时喜欢去他店里坐坐聊聊，看村民们打牌。当然，那时赌注小了，一般打 2元（妇

女）和 5元（男人）。我因是本地人，会打本地麻将，有时闲了，也和他们一起玩玩。

　在石邮呆的时间久了，我发现村民们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了。有事时我忙自己的事；没事时，

见我来了，他们都会笑呵呵地对我说：“黄博士，来打牌哦。”这种不把一位研究者当外地人的亲情感让

我可以“深入地浸润（deep immersion）到
（43）
”他们的生活之中，和他们融为一体。而他们不但期盼我

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带有娱乐和违法性质的赌博，他们都乐于和我一起分享。

　我的田野充满新奇和快乐，可以说，我是在享受着整个调查的全过程，而这已成为我博士论文写作的

源泉。我的田野刚好最佳状态地达到了家乡与田野的同一，而其实，我的生活，我的思维，我的情感都

带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以前我只看到有形之物的家乡，而民俗学的田野让我理解了家乡的真正含义，也

让我理解了民俗学田野的真正内涵。钟敬文先生曾说过：民俗学里宝藏很多，只待有缘人来开采。通过

田野，现在我算是领会钟老的意思了。进而我明白了：原来，是老爷将我带入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园乡。

我感谢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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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作者简介：黄清喜，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2010级博士研究生，师从万建
中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中国傩文化，电子信箱：iamnorvin@163.com

（ 2 ）　2011年 1月 6日万建中教授指导我该如何进入田野时所记。
（ 3 ）　A书记：本文对文中出现的人物采取匿名原则，代之以 A，B，C，D……，公众人物除外。
（ 4 ）　过年：这里说的是家人一起团团圆圆地聚餐。这一聚餐一般是在晚上，叫吃年夜饭，南丰人习惯地叫做过
年。以前这是一年当中最隆重也最丰富的一餐，主人在厅堂的神龛前置一神桌，置备好三牲，点上蜡烛，线香

后带全家于神桌前敬拜祖先后一起团团圆圆地聚餐。聚餐时一般家人都要到场，如果有哪个没来，也要在桌上

放上他（她）的一套碗筷，留个位子给他（她），以示家中有这个人。聚餐之后还有很多活动，如放烟花，守

岁，换新衣，给小孩放压岁钱和放爆竹后关财门等。现在一切从简，大多数人家聚餐后是济济一堂看《春节联

欢晚会》的电视节目了。现在也有人家和电视里一样先不关财门，一直以看电视或打牌方式守岁到新年的钟声

敲响时去外面放烟花爆竹以娱乐，之后才关上财门睡觉。现在特殊情况比较多，有特殊情况的人家就中午先过

年了，如今年大伯家和我家。

（ 5 ）　坐殿弟子：石邮傩专门术语，即值年弟子。傩班弟子从大到小，每年轮一人值年，轮到值年的弟子叫坐殿
弟子或值年弟子。从大伯到八伯轮完一遍后又从大伯开始往下轮，周而复始。

（ 6 ）　起傩饭：石邮傩专门术语，即正月初一早上，傩班弟子全体人员在坐殿弟子家吃饭。因为老爷是吃荤的，
所以这餐他们是吃荤。而南丰县全县正月初一早上都是吃素。

（ 7 ）　耀里一带距石邮很近，耀里大队属于市山镇，包括耀里，唐坊，店前，雷源，黄陂，龙源，青塘和塘子窠
等 11个自然村。

（ 8 ）　招郎：南丰方言，即做上门女婿。
（ 9 ）　田地世界：南丰方言，即属于自己的田和地。
（10）　堡：本文“堡”和“村”是一个意思。因这两个词南丰人都会用，由访谈语境和个人习惯而定，所以本文
书写时也就同时使用了。

（11）　嘿哇不晓几好：南丰方言，意为那太好了。
（12）　劈队：南丰方言，从队里分出来。
（13）　做点手艺：即做泥水和搞装修等。
（14）　山兜里：南丰方言，即深山里。

附录：族谱中首见二十四头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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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嫁到下面来：是拿三溪跟塘子窠的地理位置进行比较，三溪在山里，地势很高，塘子窠靠近 206国道，且
距离南丰县城比较近，地势三溪山里比起来要矮许多，所以就说塘子窠这边是下面了。

（16）　《澄赤》，石邮傩的专有名词，即《纸钱》。澄赤为南丰方言，即褐色，这里是用圣像面具的颜色来说明傩
舞节目的脚色。因纸钱神为褐色圣像，就有此一说了。

（17）　这两脚傩：南丰方言，即这两个节目的傩。这里“脚”是量词。余大喜和曾志巩对南丰傩舞节目的量词用
“角”。至于这个量词到底是用“脚”还是“角”，我认为应用“脚”。此二字普通话为一个读音，都读

【jiǎo】，而南丰方言则清楚明白地是两个读音，“角”读【gò】，而“脚”读【jò】。“脚”字在南丰方言中广为
使用，如拉人打牌是这样说：“【yǒu jǐ dà jò lā?】”即问“有几只脚啦？ （有几个人啦？）”。回答：“【gā 
shóng nǐ qiù gōng hǎo sì dà jò.】”即“加上你就刚好四只脚。（加上你就刚好四个人。）”再如下象棋：“【há 
yǒu yī jò qí qiù jiōng liǎo nǐ gō jūn.】”即“还有一脚旗就将了你的军。（再走一步就将你军了。）”等等。而且
石邮村村民说跳几脚傩都发的是【jò】这个读音。因此，石邮傩应用“脚”作为量词，即表演的是“八脚傩”
―八个节目的傩。

（18）　头师酒：石邮傩专门术语，即举行正式进入傩班的仪式。该仪式比较随意，虽有在傩神庙里点蜡烛和放爆
竹等，都是意思性的。主要是新进场的弟子要办一桌酒席，请主事头人和傩班全体弟子一起进餐。请了头师酒

就正式入傩班了。

（19）　摸摸倒要坐：南丰方言，即累得走到哪里都想一屁股坐下去休息的样子。这是用形象的说法来表明累的程
度，即闭着眼睛摸到哪里就想坐倒在哪里休息。

（20）　懒得你：南丰方言，意为不想去，懒得去做，即退出傩班。这个“你”字不是指人，而是指要做的事。
（21）　碰“发”了人家的东西：南丰方言，即不小心捧倒或碰碎了人家的东西。
（22）　做法术：即用一种吉祥的方式让主人心里感到安慰。其方式很多，如点蜡烛和放爆竹等。傩班弟子做法术
的费用要出了意外的傩班弟子自己出，不是由整个傩班来承担。

（23）　忍忍缩缩：南丰方言，即吞吞吐吐。
（24）　带怕惧：南丰方言，即无论做什么事总带有敬畏之心。
（25）　蹬傩班弟子的藜藜：南丰方言，意为一种用手指节背敲人后脑勺以惩罚某人的方式，是一种带很重惩罚性
的体罚。其方式为：四指前两节弯曲，用第二节指节背用力敲某人的头，敲得头很疼。

（26）　老娃人：南丰方言，即老人。
（27）　吃香：南丰方言，即出名和受人尊重。
（28）　本文傩神庙与傩神殿为同一意思，殿上和庙里也为同一意思，都指傩神庙。因石邮村人这四个词都会用，
由访谈语境和个人习惯而定，所以本文书写时也就同时使用了。

（29）　N：即吴义胜，1972年生人，本届最主要的主事头人。即现任六个头人中的头人之一。
（30）　O：1936年生人，初小文化，石邮村理事会成员之一，对傩事知识和历史知之甚深。
（31）　类似的证明见下文《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第十七条。
（32）　批了水：石邮傩事专门术语，专指 1985年傩神庙的那次失火。用“批了水”这种高话来代指烧了傩神庙。
（33）　O说得激动时的话。
（34）　公：对石邮吴姓各支各房祖先的尊称。
（35）　见余大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市：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5年版，第 29页。
（36）　《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第十七条，2007 年重刻，第 902 页。
（37）　刨草：即为桔园除草。
（38）　Q：石邮人，和傩班年轻弟子玩得很好，他自己傩也跳得很好。傩班弟子有事就叫他来顶替着跳，并戏称
他是十一伯（余达喜是九伯，我是十伯）。

（39）　我今年 4月份去做调查时石邮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接水灌溉工程建设。
（40）　作豪兴：南丰方言，即故意调皮捣蛋。
（41）　买几只码：南丰方言，即抓几只麻将牌以压宝，目的是翻倍。买码即以抓麻将牌的方式压宝。其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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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庄家为准，再是下家，对家和上家，分别对应麻将牌的一，二，三和四及其倍数的万，筒或条，或者对应

东，南，西和北风；而中，发，白则对应庄家，下家和对家。买码的人以庄家为主，买到哪家就跟哪家或进

钱，或出钱或不进不出。买了几只码则是哪只码跟哪家就随哪家算钱。

（42）　白子树蔸下：即村中那棵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银杏树一带。
（43）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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